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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五見報

耐讀與能讀

我有時會想，笛卡爾大概也是一
個典型的自尋煩惱者。我們回想一
下，笛卡爾是怎樣想到 「我思故我
在」 這命題呢？

笛卡爾懷疑自己的感官經驗是假
的，所以也懷疑從感官而來的知識是
假的，他進一步懷疑感官以外的信念
也遭到惡魔干擾，於是又懷疑自我的
信念，直至他覺悟：我不能懷疑 「懷
疑」 的存在，因為當我懷疑 「懷
疑」 ，懷疑便存在了。

笛卡爾的推論，固然比我說的複
雜很多，但我想說的是，或許 「我煩
惱故我在」 也是有道理的。一名自尋

煩惱者的怪邏輯是：我今天有什麼要
煩惱呢？沒有煩惱嗎？那麼，我便要
為自己的零煩惱而煩惱了，我是不夠
上進嗎？還是忽略了什麼細節……

我知道這樣的邏輯，因為我也是
一名自尋煩惱者，而每當我要開始陷
入自尋煩惱的怪圈時，我都會以羅素
的思考來提醒自己。這位英國哲學家
寫道：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之所以
腦袋停不下去，一直在煩惱，是因為
找不到相應的處理辦法。」

那麼，如果我們真的沒想到辦法
去解決令我們煩惱的事呢？羅素認
為： 「不妨認真仔細地想想，最糟的

情況會是如何。想好這可怕的情況
後，再想出幾個實際的理由，告訴自
己如此駭人的災難不大可能發生。」
但，如果我還是煩惱呢？

羅素的終極教導是 「從宇宙的角
度來看，再糟糕的事都如微塵一
般。」 然而，我又煩惱：這豈不是太
超脫、太離地嗎？想到這裏，我還是
抄寫一下白居易的《日長》一詩好
了：

日長晝加餐，夜短朝餘睡。春來
寢食間，雖老猶有味。

林塘得芳景，園曲生幽致。愛水
多棹舟，惜花不掃地。

幸無眼下病，且向樽前醉。身外
何足言，人間本無事。

人大了，少病痛，每日溫飽，且
能安眠，更見滿庭幽致春色，這實在
應該教人拋下無謂的執著，抱有知足
之心，讓自己明白人世間本來就沒有
什麼大事。但，我是因為這樣的道理
而忘記煩惱嗎？非也，只是抄寫詩
句，可以解憂。

日本編劇家安達奈緒子去年的電
視劇作品《如果能說100萬次就好
了》，描繪了一個另類的鬼世界，講
述在世的生靈如何與離世的鬼魅一同
共處。安達似乎對人類的存在狀態特
別感興趣，近作網絡劇《告別醫院》
亦描述醫護人員如何照顧及關懷臨終
病人，全劇只有四集，主題清晰而集
中，套用粵語說法，每集都令人看得
「心翳」 。

所謂告別醫院，即是專門照顧末
期病人的臨終醫院。透過女護士邊見
步和其他醫護人員的視點，反映不同

病人的小故事，以及呈現醫院的真實
情況。第一集副題 「何謂死亡」 ，同
一病房三位女病人在接連幾天內相繼
逝世；另一位初入院的男病人，沒多
久便自尋短見。邊見步曾經一度自
責，為何沒有看出該厭世病人的徵
兆。第二集 「愛很殘酷」 ，重點講述
照顧者的困難。一位照顧肝癌丈夫多
年的老妻，最後希望丈夫早點離去。
劇集畫外音如是說： 「人也許為愛而
活，但這件事美好又殘酷，最後只能
全部接受。」 第三集 「聖誕老人是否
存在」 ，照顧年輕植物人女兒的母

親，希望將女兒接回家過生日，醫護
人員起初不同意，但為了給予該母親
一點希望，最終就在病房為該女生舉
行生日會。臨終病人能活一天就是一
天，雖然存活率不高，但仍要盡力生
存下去，因此有時善意的謊言亦難避
免，就如否定聖誕老人的存在，那麼
聖誕節還有意義嗎？第四集 「未來的
我」 ，中年女護士患癌亦要治療，她
說： 「我是生活越艱難便越有勁的
人」 。醫護人員亦是普通人，亦會有
患病以至步向死亡的一天。

「幾乎沒有人來到這裏，還能健

健康康地出院，但我們並不是為死亡
做準備工作……」 邊見步雖然經常面
對死亡，難免有氣餒和崩潰的時刻，
可是 「從死看生」 ，病人來這醫院就
是為着繼續活下去。不管未來如何，
生存就是希望。





AI參與文學藝術創造之後，可以
想見文藝「作品」總量又將迎來一次爆
炸式的增長。實際上，在AI還沒有如
今這般兇猛時，因為網絡平台的出
現，文藝創作的門檻已經降低了，其
結果是作品數量的快速增長。網絡小
說最早讓人感受到這一點，然後是短
視頻，再然後是長視頻，接下來，文
生音視頻技術飛快進展，恐怕傳統意
義上的電影電視也將「井噴」出現了。

這些 「作品」 和傳統意義上的文
藝作品如何區分呢？錢鍾書的一段論
述頗有啟發。他說， 「粗淺地說，文

學作品與非文學作品有一個分別：非
文學作品只求readable──能讀，文
學 作 品 須 求 re-readable」 ， 而
re-readable有兩種含義，一為耐
讀，二為重新讀。這就給我們提供了
高效管用的區分法，讀過一遍或看過
一遍不會再讀的，大概就是非文藝
的；讀起來不時掩卷而思，讀到後面
又翻到前面細讀，或放在手邊時常翻
翻的，就可歸入文藝作品了。

以此衡量時下的網生作品，大多
數屬於readable。譬如，短劇近來風
靡一時，我也不能免俗，找了熱門的

《我在八零年代當後媽》來看。說實
在的，劇情不甚嚴密，人物單薄刻
板，但勝在捕捉到了社會心態的諸多
焦點，對準 「綠茶」 「普信男」 「惡
親戚」 等網民津津樂道的話題，精準
「開火」 ，逐一 「炮擊」 ，再利用穿
越這一遮掩邏輯性不足的利器，調製
出一部套上八十年代外衣的復古版
「霸道總裁愛上我」 ，死死拿捏住了
網民的欣賞需求。觀看之時，爽點不
斷，爽感連連，不刷完全劇誓不罷
休。不過，刷完之後，難有重溫的興
頭。

不過，我堅信，新科技的進展必
將催生出屬於它的 「re-readable」
的作品，它不以追逐熱點、迎合爽點
取勝，而是把科技優勢轉化為對長時
段智慧的洞察，對深層次人生哲理的
訴說，以及對藝術形式的創造，讓人
在對作品的反覆欣賞中獲得視覺上、
心理上、思想上的審美新體驗。

人間本無事

《告別醫院》

《平貴，我在等你》
《世說新語》裏有一個故事，

講楊氏有一個九歲的兒子，甚聰慧。
孔君平拜見楊氏，楊氏不在，就把楊
氏的兒子叫了出來。楊氏的兒子端來
了水果，水果中有楊梅。孔指以示兒
曰： 「此是君家果。」 男孩應聲答
曰： 「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自小生活在北方農村，我得說
在九歲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有叫楊梅的
水果，家禽也幾乎只見過雞和鴨，自
忖如果有人來找我爸而他不在家，對
於 「君家果」 ，我必定答不上 「夫子
家禽」 。

但我心裏有自己羨慕的 「楊氏
之子」 ，他們身上有獨屬農村的聰
慧。長輩講，在曾經饑荒的年代，村
裏生產隊在年底包了一頓白麵餃子，
家裏極苦的寡母孤兒領完餃子回家，
寡母背着孤兒，路上小孩不小心把碗
摔碎了，白麵餃子落了一地，在寡母
呼天搶地責罵時，孤兒拉了拉寡母的
衣袖對她說： 「娘，別罵了，趕緊把
碗裏剩下的撿起來吃吧。」 這位孤兒

從小看得遠，長大後成為村裏致富能
手。

還有一位作家朋友，每當她和
小弟犯了錯，媽媽就要用細條子打
手。有一次，她的媽媽找不到細條
子，正好一堆席篾兒堆在門口，氣急
的母親在撿起一片席篾時，一根刺戳
進了她的手掌，她叫了一聲 「哎
喲」 ，忙着找針挑刺去了。她的小弟
背上籮就往後山跑，晚上回來，背回
滿滿實實的一大籮柴火，母親的怒氣
也早已煙消雲散。

今天，有不少小小年紀就能輕
鬆背千首詩詞的 「背詩狂魔」 ，和數
獨、速算能力驚人的 「最強大腦」 。
比起這些聰慧的神童，那個把餃子碗
摔碎的孤兒和背回一大籮柴火的小
弟，身上卻有另一種聰慧。

出租車從桐鄉高鐵站往城裏開，經過
鳳凰銜珠的雕塑，下有 「鳳棲桐鄉」 字樣。
街道兩旁的樓房整整齊齊，不太高。春花爛
漫，菜花金黃，小景致、小優雅令人舒心。
桐鄉我是第一次來，到浙江傳媒學院的桐鄉
校區交流、開講座。

浙傳由原本的浙江廣播電視學校和浙
江廣播電視專科學校於二○○○年合併組
建而成，二○○四年改為現名。二○一○
年浙江省政府又和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
視總局簽約，共同建設浙傳。桐鄉校區是繼
該校在杭州的本部之後於二○一一年建成使
用的，包括文學院、電影學院、音樂學院、
設計學院等。這裏的老師告訴我，桐鄉校區
有五千多名學生。老師們多半住杭州，通勤
一小時來此上班。

從校園東門進入，辦公樓、教學樓、
圖書館、體育館、生活區一字向西排開。文
學院大樓在湖邊，湖面上六隻黑天鵝在細雨
中游弋。草坪上有介紹 「茅盾文學獎」 的銅
牌銘刻，契合茅盾故鄉烏鎮的身份。學生告
訴我，校園裏的狗、貓有的還以文學大家的
名號起綽號。謔而不虐，更顯得文學氣氛濃
郁。但身處浙傳，傳統的文學系也和新科技
結下不解之緣。我報告的場所是剛花兩百萬
元人民幣裝修好的，名為 「階梯教室」 ，但
前方有舞台，台下座位階梯分布，像個表演
廳。湊巧的是，我之前的報告討論的正是人
工智能和寫作之間的關係，得風氣之先。

以前我對傳媒學院和相關科系了解很
少，最近幾月連訪兩所傳媒大學，很受那裏
活躍、熱烈的氣氛感染。文學和藝術之間本
來不必壁壘分明。多交流，多交叉，才是產
生創意、創造藝術的有效途徑。

今年團慶似乎特別多。表演團體
的團慶特別有意思，在於彼此可以合
演同慶。四月十二日在上環文娛中心
正有這樣一場雙紀念音樂會（見附
圖）。

香港作曲家聯會去年開始慶祝成
立四十周年，這次壓軸第三場，請來
今年慶祝成立五十五周年的香港兒童
合唱團，所唱出的十三首本地作曲家
的合唱作品，其中五首是由他們委約
創作及首演。

就以開場陳永華的《A Bright
New Sunny Day》為例，該曲是為
「香兒」 二○一四年在韓國世界合唱

會議創作，無伴奏清唱，一開始低音
吟唱，以高音階唱出已故詞作家陳鈞
潤的 「我飢餓、我疲乏、我口渴、我
無言……」 表達對受苦兒童早日脫難
的祝禱。

接着樂風一變，是由陳能濟為九
七香港回歸創作的《遠方的星星》，
以活潑童真的節奏，以廣東話唱出同

樣是陳鈞潤的歌詞，全曲帶着微笑。
同樣效果是羅永暉和鄭國江合作的
《希望》，一首陪伴多人成長的旋律
優美作品，百聽不厭。

重演林樂培、曾葉發等名作的同
時，節目中有四首由作曲家兼任作
詞。葉浩堃的《微風吹拂》一段無言
歌，有若維港海風，也勾畫出作者在
渡輪上的情懷，最後以 「轉呀轉呀」
淡出，意境無限。是晚世界首演陳啟
揚的《一個字》，是作曲家聯會的委
約作品，受鋼琴家羅乃新多年監獄義
工的啟發，根據在囚人士選擇的單字
進行創作，最後以 「愛」 字無伴奏唱

出，作為 「重生的開始」 。
壓軸由譚天樂指揮自己創作曲、

詞《新的一天》，唱出各種情緒，最
後一句 「讓我學懂珍惜、感恩」 以緩
慢長音唱誦，曲詞完美結合。

值得一提，所有曲目由幾十位童
聲背譜演出，誠心佩服。音樂會在本
周六香港電台第四台晚上八時足本播
出，敬請收聽。





唱出兩個團慶

另一種聰慧

初訪浙傳

斷捨離雖然已經風行了好幾
年，但相信對於大部分人都是 「一
次性的革命」 。日本瑜伽大師沖正
弘提出 「斷捨離」 的最終目的是
「離」 ，即讓人們通過斷絕不需要

的東西，捨去多餘的事物而最終脫
離對物品的執著。

網飛紀錄片《極簡主義：時
機已到》中做了一個實驗叫 「打包
派對」 ，讓人把全家東西都打包，
只取出接下來生活需要用到的物
品。結果三個星期過後，有近百分
之八十的物品都還封在箱子中未曾
使用過，證明我們的日常生活根本
不需要那麼多的裝備。

但斷捨離在香港有可能變成
一場酣暢淋漓的消費。按政府此前
公布的計劃，今年八月一日，根據
「按袋收費」 原則，香港市民要用

指定垃圾袋丟棄垃圾，指定垃圾袋
分為三公升至一百公升共九種容
量，收費為每升零點一一元，而無
法放在指定垃圾袋裏的大型垃圾則
要貼上指定標籤，每件劃一收十一
元。如果不按法例要求棄置垃圾，

將被拒收或當作亂拋垃圾，違例者最高罰款
五萬元。市民對此的反對聲浪 「一浪更比一
浪高」 。

作為環保成效顯著的瑞士，瑞士家庭
垃圾的回收邏輯則是回收越多，那就越省
錢，是一個良性循環。可燃燒垃圾焚燒後產
生的能源還可用來供暖和民用。

丟掉可燃燒垃圾的價格大約是每三十
五公升約折合港幣十五元。如果想省錢那就
要積極回收。塑料瓶、廢紙、玻璃瓶、膠囊
咖啡機的空膠囊、電池、舊衣物、紡織品、
空罐頭和鋁罐這些物品都可以免費回收，但
需要自己送到集中回收點。每個超市旁都會
有回收點。舊衣物和紡織品洗淨裝袋綁好後
可放入舊衣箱。

剛入校的學生， 「抄作業」 並不用覺
得羞愧。



相府千金愛上窮小子，為雙
宿雙飛不惜與家人決裂，他出征西
涼，她獨守寒窰，十八年後他衣錦
還鄉，她才知道他已貴為西涼駙
馬。她是王寶釧，他是薛平貴，他
們的故事被包括粵劇在內的中國傳
統戲曲不同劇種傳唱了千年。如
今，名導毛俊輝將王寶釧與薛平貴
的故事改編，為觀眾獻上了一齣
「粵劇的經典再造」 ──《平貴，
我在等你》。

與傳統戲曲相比，這齣戲從
名字開始就與眾不同，且不說這似
內心獨白又像風中吶喊的字句，單
從視角來看就頗有玄機──無論
《平貴別窰》還是《平貴回窰》都
是從男主角薛平貴的視角出發引出
故事：平貴離開了寒窰、平貴回到
了寒窰；而 「平貴，我在等你」 雖
也有平貴二字，整句卻是從女主角
王寶釧的視角出發。這視角的轉
換，隱藏着毛Sir最重要的訊息：
我要講述的故事，不再是一個以男

性視角出發， 「雖出身貧寒，卻沙
場建功，高官厚祿且享齊人之福」
的古代版爽文故事，而是從女性視
角出發，塑造一個既能為愛情奮不
顧身，又能獨立自主、不作男人附
庸的，閃耀着光芒的 「王寶釧」 。

整齣《平貴，我在等你》分
為上下兩部分，分別對應了王寶釧
與薛平貴分離和重逢兩個相隔十八
年的時空，上半部分頗為傳統，龍
貫天與鄧美玲兩位的演繹充分彰顯
了傳統粵劇的魅力；下半部分則在
傳統的基礎上融入了現代舞台的表
現手法，從燈光布景，到演繹唱腔
都有驚艷之處，想來無論是初次接
觸粵劇的新人，還是鍾情粵劇多年
的老友，都會在《平貴，我在等
你》中找到眼前一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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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讓瑞士山清水秀。


